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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内容

• 1.指示词概说

• 2.指代人的指示词

• 3.指人代词与指物代词的关系

• 4.兼指与叠置现象的成因



1. 概说

• 兴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，东与岚县、岢岚接壤，南与临县、方山
相连，北与保德为邻，西隔黄河与陕西神木县相望，是山西省版
图最大的县，方言隶属晋语吕梁片兴岚小片。

• 根据当地人的语感，兴县方言可以分为县川片（包括南川和西
川）、贺家会片、蔡家会片和东会片。其中，东会片和蔡家会片
与县川话差异较大，人称代词比较简单，这里主要以县川片为描
写对象，分析兴县方言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的兼类现象。



• 1.1 兴县方言的指示词概说

• 兴县方言的指示词是三分系统，我们分为“近指——远指——更
远指”。

•        近指                     较远指             更远指    
•     这1[ʦou³²⁴]         苶=[niɛ³²⁴]           那1[nou⁵³]
•     这2[tʂei³²⁴]          苶=[niɛ³²⁴]           那2 [nei⁵³]
•     这3[tʂəʔ55]           苶=[niɛ³²⁴]           兀[uəʔ55]
•     这4[tiɛ³²⁴]            苶=[niɛ³²⁴] 



• 上列的指示词中，近指有4个读音，较远指1个读音，更
远指3个读音。韵母相同，远近对应的指示词如：

• 这1——那1      这2——那2    这3——兀   这4——苶=

• 显然，兴县方言的三分的指示词也是由“这—那”系统
和“这—兀”系统叠置而来，具体路径与张维佳
（2005）、史秀菊（2010）所述基本一致。不再赘述。 



• 这套指示系统中，“这1——苶=——那1”能够独立作论元，也可以
限定量词；“这1/那1”有可能是合音形式，因为其韵母与果摄、
假设的韵不合，但是与哪个语素合音，从共时平面已经无法判断；

• “这2——那2”分别是“这一”和“那一”的合音形式，不能独立
作论元，只能限定量词或数量短语；

• “这3——兀”是促化形式，不能作论元，只能限定量词、数量短
语或与量词性、方位词性语素组合成词。成词后可以独立作论元。

• “这4——苶=”一组，只出现在指代方式的用法中，“这4”读[t]声
母，可能是存古形式；“苶=”与作论元的“苶=”语音形式完全
相同，根据当地音系，应是“那家”的合音形式。



•兴县方言指示词系统十分丰富、复杂，特别值得注
意的是，在大多数语言或方言中，指代人/物的指
示词同形，但在兴县方言中指代人的指示词与指代
物的指示词不同形。指代物的指示词如表1：





• 1.2 兴县方言的第一、二人称代词概说

• 兴县方言有专门的第一、二人称代词，单数的“我”和
“你”与汉语其他方言无异，复数第一人称“弭些[mi³²⁴ 
ɕiɛ⁵⁵]”中，“弭”是词根，“些”是复数词尾；第二人称
复数“苶=弭[niɛ³²⁴ mi⁵⁵]”，词根是“苶=[niɛ³²⁴]”，“弭”
在第二人称中作词尾。





• 值得注意的是，第二人称词根“苶=[niɛ³²⁴]”，周边方言都是“你
家”的合音形式，但兴县方言第二人称词根“苶=”与指示词中
的“苶=[niɛ³²⁴]”语音形式完全相同，所以二者也可能都是“那家”
的合音形式。但指示词中的“苶=”指代人时只能指代第三人称，
不能是第二人称，二者在口语交际中所处语境形成互补分布，互
不相混：

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人称“苶=”               指代人的指示词“苶=”

• 主宾语位置：  苶=弭你们（必须带词尾）                苶=
他（独立作论元）

• 领属位置：      苶=妈你妈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苶=家爹的他的爸爸

• 所以二者在交际中绝不相混。具体见表2。



2. 指代人的指示词





• 2.1 主宾语位置上的单数指人代词

• 兴县方言最常用的单数指人代词有三个，分别是；“这s324”、“苶=324”、
“那53”，其中，“这s324”是近指，被指者离说话人很近（一般在说话人
手能触摸到的地方）；“苶=324”是较远指，被指者一般是在说话人较远的
地方，但一定是在说话现场；“那53”是更远指，往往不在说话现场，但如
果需要给现场的人进行距离分类时，“那”也可以在说话现场，例如：

• （1）这是兴县人，苶=是临县人在说话人较远的地方，那是汾阳人在说话人最远的地方，都是吕梁人。

• （2）这个杯杯是这的他的（近），苶=个杯杯是苶=的他的（较远），那个杯杯是那的他的（更远）。

• 这两句话中的“这”“苶=”“那”一般是在说话现场，“这”离说话人最近，
“那”离说话人最远。



• 2.2 主宾语位置上的复数指人代词

• 2.2.1 复数中人数与音节数的关系

• 指人代词复数分单音节、两音节、三音节和四音节四种。其中单
音节只有一个“乃”，其他都是多音节的，多音节代词的叠加和
组合是很有规律的，基本上是“这”“苶=”“那”与“乃”的叠
加或附加词尾“些”、“弭”等组成，这种叠加和附加是层层叠
叠的，共构成28种之多，有少数、较多数、最多数之别：









• 2.2.3 替换关系

• 三音节和四音节中，有一些组合体的意义没有区别，如三音节的
“这乃弭”“苶=乃弭”“那乃弭”和“这些弭”“苶=些
弭”“那些弭”两套；四音节的“这乃些弭”“苶=乃些
弭”“那乃些弭”和“这些乃弭”“苶=些乃弭”“那些乃弭”
两套，所指称的对象既没有人数多少之分，也没有情感亲疏之别，
能够自由替换。



• 2.3 领属位置上的指人代词

• 首先，指人代词也有独立的领格形式——如果作定语限定亲属称
谓和与家族有关系的处所名词（如“家”“村”等），“这”、
“苶=”、“那”、“乃”一般后面要加“家”，构成“这家”、
“苶=家”、“那家”、“乃家”。如 “这家村勒里”（“家”也可
以替换为“弭家”和合音形式[miA0]，带有亲切的感情色彩）。



• 其次，限定社会称谓名词（如“老师”、“同事”）、普通处所
名词（如“学校”“土地局”）时，指人代词一般是用复数形式
既表示单数意义，又表示复数意义。

• 第三，普通名词（如“电视”“书包”“手”）则单复数不容相
混，单数表示单数意义，复数表示复数意义（参见表3）。

• 一般来说，单音节（“乃”）和双音节、三音节指人代词都可以
用于指称社会称谓、普通方所和普通名词，因篇幅所限，表3中
所列只是日常交际中最常用的说法。但四音节代词很少用于领属
位置。



• 值得注意的是，兴县方言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，即“亲属称
谓+的”，如“爹的”意为“某人的爹”；“舅舅的”意为“某
人的舅舅”；“儿的”意为“某人的儿子”。这是一种比较特殊
的名词性结构，邢向东（2002）和刘丹青（2008）叫做“被领属
结构”。如“这家爹的他爸爸”“苶=家舅舅的他舅舅”“那家儿的他

的儿子”。

• 除此之外，兴县方言的“被领属结构”还可构成“人称代词/指
人名词+（亲属）称谓词+的+弭”的说法，如“那家哥哥的
弭”“乃弭同学的弭”（包括“红红舅舅的弭”“明明姑姑的
弭”），这种说法都相当于“他哥哥他们”“他的同学他们”等，
前置于“被领属结构”的人称代词只限于第三人称。



 3. 指人代词与指物代词的关系

• 兴县方言指人指示词的特殊性在于一般语言中指代人和指代物的
指示词没有区别，是同形的，但兴县方言大多数指代人的指示词
与指代物的指示词在形式上有所分化：大多数指示词只能用于指
代人，不能用于指代物，只有少部分指示词既可以指代人，也可
以指代物。



• 表4：只能指代人的指示词：

单 数 复数“弭”尾 复数包含“乃”的指示词 领 属
“家”
尾

单音节 两音节 三音节 四音节 单音节 两音节 三音节

这 乃弭 这乃弭 这乃些弭 乃 这乃 这些乃 这家

苶=  苶=乃弭 苶=乃些弭  苶=乃 苶=些乃 苶=家

那  那乃弭 那乃些弭  那乃 那些乃 那家

  这些弭 这些乃弭   这乃些 乃家

  苶=些弭 苶=些乃弭   苶=乃些  

  那些弭 那些乃弭   那乃些



• 3.2 既可指代人，也可指代物的指示词

• 兼指代人和物的指示词很少，只限于数量短语（如表5）；

•            表5  兼指人和指物的指示词

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指     远指    更远指

     这个     苶=个    那个

     这些     苶=些    那些



• 2.2.2 “这”“苶=”“那”和“这些”“苶=些”“那些”指代物
时出现的语境：

• 表6   “这/苶=/那”“这些/苶=些/那些”指代人与指代物的区别

          只指代人   指代物（可限定指人NP）

单数    复数     单数     复数

这 苶= 那 这些 苶=些 那些 这   苶=  那 这些 苶=些 那些

独立作论元     +       +      －      －

“指示词+个”作论元     －          +     

直接限定NP     －       +      －      +

必加领属标记“的”     +       +      －      －



• 2.2.3 “□312”也可以作为指示代词的构词语素出现

•  “□312”是“弭家”的合音形式，所以应该是只用于人称代
词，但我们发现，在兴县方言中，部分当地人（主要是南川一带）
口语中“□312”也能用作指示词的构词语素，一般分布在指代
处所的指示词中。例如：

• 这勒□tʂəʔ55ləʔ55mi�⁰         苶=勒□niɛ³²⁴-³¹²ləʔ55mi�⁰    
• 兀勒□uəʔ55ləʔ55 mi�⁰
• 这些□tʂəʔ55 ɕiɛ³²⁴mi�⁰       苶=些□niɛ³²⁴-³¹²ɕiɛ³²⁴mi�⁰  
•  兀些□uəʔ55 ɕiɛ³²⁴mi�⁰
• 以上三组指示词都指代处所，可以自由替换，所指范围较大，相
当于普通话“这一片/那一片”或“这一带/那一带”的意思。这
可能是“弭家”合音后，因读音的变化使原来与家族有关的意义
磨损，逐步变成了一个较为虚化的词尾形式。



4.兼指与叠置现象的历史和成因

• 4.1 兴县方言指示词兼指第三人称现象与古汉语、近代汉语一脉
相承 

• 人称代词和指示词都有指示和替代的功能，因此，两个概念域之
间存在密切的联系，古代汉语中更是存在实体的对应：“古代汉
语里没有一个完备的第三身代词：之、其、彼这三个字本来都是
指示词……”（吕叔湘，1985:5页）；“你”和“那”都来源于指
示词“尔”（王力，2000,：52页、69页）。 



• 近代《刘知远》、《董西厢》等作品中更是出现了“这的”、
“那的”（意即“这人/那人=他”）、“这懑”、“那每”、
“这的每”、“那的每”（意即“这些人/那些人=他们”）等说
法。（参见吕叔湘，1985:66页、227页） 

• 山西境内很多方言（包括兴县方言）第三人称代词与指示词同形
现象与古代、近代汉语一脉相承，可能有着相同的形成机制。

• 但是，为什么北方其他方言第三人称与指示词兼指现象大都消失，
山西方言尤其是兴县方言中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还如此兴盛复杂？
我们觉得这与阿尔泰语言在山西方言中存在大量底层残留有关，
关于这一点将另文讨论。 



• 4.2  指人代词叠置的成因

• 这种繁复的叠置现象是兴县方言指示词系统内部同类但不同片方
言指示词在县川话基础上反复叠加的结果。

• 这种叠加应起始于20世纪70-80年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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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恳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！


